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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雪琳

蓬莱区东关古街到登州路之间，有
一条小巷。小巷有个普通的名字，市场
北街。

小巷北侧一众社区星罗棋布。这
些小区大多老旧，人口稠密，建筑年代
久远，但邻里关系融洽。南侧是胶东旧
居，石板路、虎皮墙，拉着风匣的火灶
台，居住着不少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日
渐增多的商铺一字排开，不知不觉中形
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商圈，车来人往、
熙熙攘攘。

印象中，这条小巷总是人流不断。
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有许多大爷大
妈，将自家吃不完的蔬菜水果搬到小巷
的路边，摆摊叫卖。有时候，周末来了
兴致，我起个大早，会到小巷赶个早
市。大爷大妈的蔬菜新鲜水灵，有些还
带着晶莹的露珠儿，水果不打药、无公
害、口感好。低声询问价格，老人会热
情地拿起自己摊位上的白杏、樱桃、苹
果等应季水果，用掌心使劲擦一擦，含
着笑意递给你品尝。

小巷热热闹闹，这样的人气大抵是
这些热情淳朴的大爷大妈带来的。几
年间，周围的熟食店、烘焙坊、母婴店、
美容美发和便利超市相继开业，小巷子
的烟火气更足了。再后来，小巷中段岔
路与蓬莱最大的晚市登州市场（东市
场）连通，便成了周边最热闹的一处。

进城的庄户人可能说不清哪个小
区的位置，但提到“东市场旁边的小市
场”，都知道是这个地方。

早市上的新鲜瓜果备受周边老街
坊推崇。傍晚时分，路边商贩售卖的小
吃和甜点则是年轻人的最爱。每天下
午3点一过，商贩陆续出动，开始在小
巷做准备工作。有时时间尚早，就坐在
树下闲谈神侃，抑或是三五人凑在一起
打打扑克，还有的索性听着歌择菜、扒
玉米皮儿。

等到上班族下班，小巷迎来一天的
高光时刻。

如同一场计划好的奔赴，前一刻还
安安静静的小巷转眼间换了模样，叫卖
声、吵闹声、汽车鸣笛声充斥其间。

顾客接连不断，商贩们也奉陪到
底。即便在寒冷的冬天，小巷的喧闹也
要持续到天色至暗。到了夏天，小市场
散场还要再晚上几个小时。

附近的居民与市场的商户大都熟
络，吃过晚饭遛弯时，彼此也要打个招
呼，一句家常的客套，让小巷又多上几
分人情味。

平素工作忙碌，即便距离不远，也
难得有时间在小巷停留，偶尔将闹钟拨
快，早起半个小时，或在不用加班的晚
上，专门在小巷里走上一阵，来一碗醋
汁调得恰到好处的牛筋面，搭配点甘甜
软糯的紫皮无花果……工作中的疲惫
一扫而光，味蕾也得到极大的满足，让
你觉得人间值得。

三餐四季，市井长巷，守着流年，一
半烟火一半诗意，也许神仙生活也就这
样吧！

这里有一座山，屹立在黄海之
滨，主峰海拔九百二十三米。于其
上，可望东溟，这就是烟台的昆嵛
山，素有“仙山之祖”的美誉。

山里有一座麻姑殿，从前住着
一位神仙，人称麻姑。

传说，麻姑于昆嵛山修炼，得道
成仙。东晋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中
云：东汉桓帝时，应王方平之召，麻
姑降于蔡经家做客，蔡经惊艳。麻
姑天生丽质，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
掷米成珠。麻姑自言：曾经三次见
过沧海变桑田，此次，又见蓬莱之水
浅于旧时，或许第四次沧海变桑田
的时间就要来了。可见她的年龄已
有亿万岁之多。

唐时，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为麻
姑传记立碑。北宋政和六年，徽宗
下诏，赐封麻姑为“虚缈真人”，并立
碑。自此，麻姑备受当地人崇拜，并
将她作为长寿、健美、聪明、正直、纯
洁的象征。

金大定年间，碧霞元君即泰山之
神东岳大地的女儿岳姑，东游昆嵛山
时发现此处仙气萦绕，是修炼胜地，故
而从泰山迁入昆嵛山。继而修筑岳姑
大殿，使昆嵛山的仙气得以光大。

可与岳姑殿媲美的，有烟霞洞，
听名字就十分浪漫。其位于昆嵛山
西北隅，僻静清幽，背山傍水，藏风聚
气，历来成为道人居士潜心修炼、讲
道阐玄之处。其由一突兀的岩石自
然造化而成，洞室呈椭圆形，深七米，
高三米，洞内供奉着“七真人”的雕
像，周边或明或暗，宛若烟霞缥缈。

无独有偶。山上不仅有个烟霞
洞，还有一座神清观。若说烟霞洞
居自然之上，那么神清观可谓出人
文之左。其由主殿、财神殿、慈航
殿、钟鼓楼组成。主殿分三个殿，中
殿为三清殿，供奉道教最高神位元
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右殿
为五祖殿，供奉全真北五祖王玄甫、
汉钟离、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左
殿为七真殿，供奉全真七子。

无染寺，顾名思义，于深山中不
沾红尘，不染杂念。物神两清，自然
和人文同妙，不坠青云，更不落红
尘。其是盛极一时的胶东古刹，始

建于东汉桓帝永康年间。唐代的
《无染寺碑》记载：“松蔓森邃，崖谷
幽奇，大川激沧海之浪，极顶峭虚危
之宿，堂房四匝间松挂，张凤翅以翰
翔；殿宇一基架梁椽，砌龙鳞而偃
骞。”这里松柏苍翠，峰峦叠嶂，怪石
嶙峋，沟谷幽长；这里溪水、瀑布、清
泉，一碧盈盈，清波荡漾。

还有充满仙文化传说的水流湍
激、一泻千里的九龙池，犹如一条银
龙，奇险妙绝，抗坠激昂，飞落直
下。清代诗人赵子辕《龙池放歌》写
道：“狂性难驯吼且奔，玉匣壁破飞
流泻……一鳞张爪厉相搏，怒流沸
涌如鱿穴。”如果你身临其下，也会
吟咏出不朽的辞赋。

昆嵛山到处都是仙迹。曾几何
时，枪声，打破了仙界的宁静，其成
为胶东革命的摇篮。1930年，这里
曾是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冯德英
写的“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和
《山菊花》，描写的就是胶东人民在
昆嵛山一带的斗争生活。在那些浩
瀚的历史画卷中，笔笔可见胶东人
民的英勇。

在山腰间，有一条环峰路，十分
的幽静。沿路的风景，春夏秋冬各
有风采：

芽萌红绿兼蓝青
神仙国里看苍生
莺啼草长烟雨濛
天籁天街犹仙境
秋风落叶沙沙声
正是仙人驭风行
天公闻道仙人归
又撒圣洁到街庭
春天的鸟语花香，夏天的离离

仙草，秋天的斑斓树叶，让人感觉都
如初见。冬天，就有另一番景象了：
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山的每一个
角落，是真正的仙境了。

攀上泰礴峰绝顶俯而观之：苍茫
如海，峰峰虎狼现。始观壮阔心起波
澜，方知为何处处神仙。藏风雨纳万
物，镇静若然。日出月明，叶落花眠，
皆在泰礴岩边。

四季分明的昆嵛山，你无论何时
造访，它都不会辜负你，会送你一幅自
然而真实的、充满人文色彩的画卷。

姜德照

时光葳蕤，半夏已过，一场又一场
急雨没有带走酷暑，耳畔日渐浓密的
蝉声依旧不绝如缕。突然发现，不知
什么时候开始，地上已经开始有三三
两两落蝉，难道蝉的生命这么快就陨
落了？

读宋代傅察的《次韵泮宫直宿早秋
四首》，读到那句“蝉韵啾啾来远木，槐
云袅袅弄清风”，清风蝉韵的情景浮现
眼前：从远处苍翠的树林中，宁静的槐
树与天上云彩的倒影并在一起，一阵阵
高低错落的蝉声随着习习清风悠扬地
传来……蝉声与半夏景色融合在一起，
给人一种清幽淡雅的美感。

贾岛的《早蝉》给人的感觉就大不
一样了，“早蝉孤抱芳槐叶，噪向残阳意
度秋”写的是槐叶上那独自鸣唱的早
蝉。把蝉鸣与初秋即将西下的残阳结
合在一起，岁月与生命将逝的那种无奈
感如在眼前。

同样的情境，因为诗人不同的心
境，写出了不同的感觉：一种激昂向上，
一种消沉无奈。

同样是写蝉，读白居易《宴散》中
那句“残暑蝉催尽，新秋雁戴来”，仿佛
看到，肆虐了一个夏天的酷热在渐行
渐远的蝉鸣中逐渐远去，又一个秋天
伴随着南飞的大雁姗姗而来，让人油
然而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
木春”的感慨。

一只只小小的蝉，在泥土中沉寂数
载，一朝爬出来，涅槃脱壳，成为歌唱夏
天的生命精灵。它在最酷热的季节诞
生，秋高气爽的季节，又一个个收起翅
膀，敛住歌喉，像枯叶一样陨落到地面，
随风而逝。它悄悄地来，在喧闹中用歌
声消磨尽生命的能量，再悄悄地离开，
充满悲情，这是怎样的生命境界？

想起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考琳·麦
卡洛写的《荆棘鸟》，书的引子这样写
道：传说有一种鸟，它毕生只歌唱一
次，但歌声比世界上任何生灵的歌声
都悦耳动听。它一旦离巢去找荆棘
树，就一定要找到才肯罢休，它把自己
钉在最长最尖的刺上，在蓁蓁树枝间
婉转啼鸣。它超脱了垂死的巨痛，歌
声胜过百灵和夜莺。一次绝唱，竟以
生命为代价。然而，整个世界都在屏
息聆听，就连天国里的上帝也开颜欢
笑。只有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达到
尽善的境界……

荆棘鸟用尽毕生的力量唱出生命
的绝唱，在生命最绚烂的时候美丽地死
去，与蝉是何等相似？《周易》云：“天下
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
虑？”既然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着
对美好事物或理念的渴求，有生之年，
为什么不能像蝉或荆棘鸟一样，即便有
再多的痛苦也要勇于追求，尽情放歌，
绽放生命？

读了那么多写蝉的诗文，我还是喜
欢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
那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清风、明月、鸣蝉，一只鹊惊起的画面，
勾画出大隐于野回归田野的恬淡，我仿
佛也被夜半鸣蝉鲜活地点化了，袅袅升
华而去。

仙山之祖仙山之祖
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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